
 

 

 

 

 

 

从世界对话到本土书写——台湾省海洋文学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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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省海洋文学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与历史语境，形成了兼具“世界性”与“本

土性”的特征，海洋书写实践既承接了中国传统海洋叙事的文化基因，又吸纳了西方海

洋文学的现代性元素，更在本土历史经验的观照下，建构出多元共生的身份认同范式，

为跨文化语境下的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东方样本。本文以后殖民理论观点，聚焦

台湾省海洋文学的地方性写作，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背景下台湾省作家的海洋叙事，探讨

其如何在东亚海洋文化脉络与全球海洋话语体系中确认自身文学身份及族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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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From World Dialogue to Local Writing: an Analysis on Taiwan’s Marine Literature 

Abstract: With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aiwan has 

characterized its Marine Literature in three periods. The writing style not only inherits the 

cultural gen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ine narratives, but also incorporates modern elements 

from Western Literature. Under the reflection of local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t has constructed 

a diverse and coexisting model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that provides an important Eastern 

sample for marin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focuses on the local writing of Taiwan’s marine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the marine narratives of Taiwanese writ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it explores how 

 
  Received: 28 Mar 2026 / Revised: 18 Apr 2026 / Accepted: 25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1, 2026, pp.95-104.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08  

 

 

https://www.mlcjournal.com/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08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 No. 1, 2026    https://www.mlcjournal.com 96 

they confirm their literary and ethnic identit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n marine culture 

and the global marine dis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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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境遇，催生了台湾省海洋书写的文学实践和学理阐发。台湾省学

者朱学恕是国内第一位明确提出“海洋文学”概念的学者，他认为海洋文学具有四大特征：“第

一，多彩的人生，情感的海洋；第二，内在的视听，思想的海洋；第三，灵智的觉醒，禅理的海

洋；第四，真实的水性，体验的海洋。（陈思和 91）”回顾 20 世纪中叶以来台湾省海洋文学的发

展，从殖民记忆书写到本土文学身份建构，再到全球海洋共同体书写，台湾省海洋文学跨越三个阶

段，形成独特的文学样貌。 

段汉武认为，海洋文学是以“海洋为舞台或以海洋为客观叙述对象，也可以是描述人物航海行

为的，还有以海岛生活来探求海洋与人类自身相互关系的文学作品。（15）”20 世纪五十年代至八

十年代，海洋在台湾省文学里通常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角色——空间场景和物质意象，前者如王拓的

《望海巷》，后者如瘂弦的《远洋感觉》。八十年代后期，作家东年发表《失踪的太平洋三号》，成为

台湾省海洋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作品。在诗歌创作领域，朱学恕、汪启疆等少数诗人也尝试把

海洋元素融入到创作当中。九十年代台湾省海洋文学迎来重要突破，以廖鸿基和夏曼·蓝波安为代表

的自然写作重视生态角度的客观描写，这一阶段台湾省海洋文学书写摒弃主观情感与浪漫想象，取

而代之的是对原住民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困境的深切关注。 

台湾省海洋文学自觉发声的时间节点，几乎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同步。1978 年，爱德

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开启了“后殖民”研究的先河。继之，霍

米·巴巴（Homi K.Bhabha）透过后殖民视角，厘清并修正了后现代与后殖民之间存在的矛盾。他强

调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土著、移民以及族裔散居群体的文化差异，推动主流群体与非主流群体之间实

现平等对话（赵一凡 201）。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揭示了边缘地区在西方话语霸权下

的身份困境，而霍米·巴巴所提出的“混杂性”理论，为边缘文化的主体重新构建创造了可能性。

后殖民研究视角为解读台湾省海洋文学的多元特质提供了理论支撑，将台湾省海洋文学置于这一理

论框架中考察，不难发现其书写实践始终在“世界性”与“本土性”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中国

台湾省作家通过借鉴西方海洋文学的叙事技巧与思想资源，打破地域局限，参与全球海洋文化对

话；另一方面作家们又扎根本土历史经验，挖掘台湾省特有的海洋文化基因，呈现具有辨识度的在

地书写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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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殖民记忆书写与台湾省海洋文学奠基 

东亚海洋文学以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海洋叙事为代表，形成了以“家国情怀”“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海洋文学中的《山海经》《西游记》等作品构建了以“海

洋神话”“航海探险”为主题的叙事传统。台湾省的“海洋文化”，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

局在地方层面的具体呈现。中原汉族“大河文明”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此种陆地文化讲究

保守、稳定以及一整套规范秩序的模式；区别于“海洋文明”的开拓、冒险、竞争。但是从历史和

地理的维度分析，拥有绵延海岸线及广阔海域的中华文化同样充满着“海洋文化”的因素（凌纯声 

335）。 

在远古时期，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群极有可能是现今属于“南岛语族”的台湾省“原住民”的祖

先。台湾省原住民作为南岛语族的一支，制船、捕鱼的生产生活与海洋密切相关。中国东部沿海地

区渗透着中华文化中的海洋元素，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通过“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发展

模式，成为了具有丰富“海洋文化”的地区（赵英翘 27–37）。闽南、江浙同属于“以海为田”的富庶之

地。十六世纪后闽南、粤东人民东渡来台带来了汉人的海洋文化。台湾省海峡先民移居来台的辛

苦，由客家民谣《渡台悲歌》等作品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台湾省岛面积虽然只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但是全岛的海岸线却长达一千多公里。海洋与台湾

省岛在诸多方面存在紧密联系。历史上，俞大猷、施世纶等将领开启了“海战诗”的创作先河；施

琅、蓝鼎元通过诗文对台湾省在中国东南海疆的战略拱卫地位进行了深入思考（俞健等 110–124）。

此外，刘家谋、蔡廷兰等众多台湾省文人创作了大量描绘海上见闻以及海岛景观民俗的诗文。作为

地理空间的台湾省岛屿既是物理空间，又是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心理空间。 

十七世纪荷兰殖民统治的三十八年将台湾省的海洋文学镌刻进航海日志和贸易帐簿的夹缝之

中。1895 年至 1945 年日本殖民统治在现代性改造的基础上，深刻地形塑了台湾省海洋文学。海洋

成为殖民压迫与民族抗争的象征空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台湾省本土作家开始崛起，杨逵、龙瑛

宗、赖和等作家虽则作品更多关注殖民统治下的社会矛盾，但是作品中已经出现作为背景或象征的

海洋意象用于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母国想象的蔚蓝色出口。海洋书写的双生两面既承载着殖民统

治的暴力记忆，又寄托着对民族解放的渴望。 

赖和（1894–1943）被尊称为“台湾省的鲁迅”，经历辛亥革命的成长背景使其汉诗写作充满着

沉重的悲痛与反抗的呼声。作品《一杆“秤仔”》中的日本殖民者跨海而来，作为海岛的台湾省被

殖民的命运与海洋紧密相关。主人公卖菜农民秦得参承受着殖民统治的层层盘剥。他因得罪日本警

察而被折断秤仔，为了省钱宁愿去坐牢，妻子为保释他花钱打点。但是，秦得参经历这一系列变故

后，感觉自己吃苦耐劳、勤勉过活是毫无希望的，生无可恋的他遂杀死警察后自杀。作品中的人

民，土地被剥夺，传统制糖业被压榨，只能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作为潜在出路的海洋在小说中

完全“缺席”，这种书写方式正隐喻了殖民统治下底层民众物质上的赤贫以及生存空间、未来可能

性被全然封锁的绝望处境。正如赖和在《归去来》中所描绘的“冥蒙秽毒神所弃，复为摈之东亚

东。四顾茫茫孤岛峙，昂头无隙见苍穹。扰扰中原方失鹿，未能一骑共驰逐。（48）”孤岛悲凉，环

顾四方也只是茫茫无际的海水。台湾省因祖国的衰败而被迫割让，作家赖和纵然“迴天有志”，也

终因无处施展而“填海无功”，只能声声哀怨。海洋作为底层民众反抗殖民压迫的背景，映照着海

岛上个体的命运；展现出殖民语境下个体身份的漂泊与抗争。虽则这一时期的海洋书写受到日本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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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化的影响，但始终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作家们以海洋为媒介，将个人命运与民族

命运相连，在殖民话语的夹缝中完成了对民族身份的初步确认，为后续台湾省海洋文学发展奠定了

基础。 

战后，台湾省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期，海洋成为经济繁荣与本土意识觉醒的象征。这一时期的海

洋文学以钟理和、陈映真等作家为代表，作品中的海洋从“殖民记忆空间”转变为“本土身份载

体”。钟理和（1915–1960）《笠山农场》的故事发生在台湾省山区，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笠山脚

下客家农村的农场生活，寄托着作家对世外桃源般的乡土生活的深深眷恋。“春已在这些树林中

间，在凄黄的老叶间，又一度偷偷地刷上了油然的新绿，使得这些长在得天独厚的南天之下的树

木，像懵然不知自然界中有循环交替的法则，蓬勃而倔强地又燃上了旺盛的生命之火。（49）”客家

人被称为“东方吉普赛人”。钟理和作为客家籍作家，文中的客家族人物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记忆，

诸如阿平、刘淑华血液里流淌着祖辈的迁徙历史及坚韧性格。笠山农场的开垦有着祖先渡过海峡来

台的集体记忆，咖啡作物也体现着日据时期的时代背景。海洋在小说中作为后景着墨不多，但是隐

含着封闭的台湾省山村早已通过出口农作物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小说中，赵丙基问张永祥：

“你喝过，永祥？”“没有！”张永祥羞愧地摇摇头。“我也是听他们说的。他们说外国人全喝这

个。”“哦！那么我们是给外国人种的喽！”“管它是给谁种的，只要有利益，叫我做什么都行。

（70）” 

山间农场的文化风貌、经济收入、悲欢离合与时代变迁、与族群的命运紧密相连。与此同时，

陈映真《将军族》的故事发生在海的边界——“三角埔”。替人家婚丧吹打奏乐的康乐队里的一对

小人物，他们没名没姓。三角脸是来自大陆的退伍士兵，小瘦丫头儿是被卖身为娼的台湾省少女，

他们出身、年龄、经历虽不相同但是饱经沧桑、倍受凌辱的共同命运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二人在

困境中相濡以沫却始终摆脱不了被欺凌的境遇最后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作品以海洋为背景，反复出

现的日本童谣《我生在海边的小村子里》将海洋与故乡（大陆）、漂泊身份紧紧联系，探讨了战后台

湾省民众的身份困惑与精神迷失，折射出本土意识的觉醒。 

从远古海洋生计、历代海疆书写到先民渡台悲歌，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荷据与日据时期，海

洋成为殖民压迫与民族抗争的象征，以赖和为代表的文人以笔为戈，在苦难书写中坚守中华文化根

脉。战后，海洋意象从殖民记忆转向本土认同，钟理和、陈映真等作家将山海岁月、族群迁徙与时

代命运熔于一炉，勾勒出台湾省海洋文学从苦难抗争到身份建构的完整脉络。 

 

二、本土文学身份建构与台湾省海洋文学转型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台湾省地区社会发展模式开始从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型社会转变。在这一

转型过程中，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革，朝着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迈进。现

代性的来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风险景象”，台湾省的部分有识之士通过创作来进行反思。从

不同角度对现代性的弊端展开审视与批判。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性在最基本的形式

上可看作“工业文明的简称”。这表明，现代性的内在属性通过工业化发展进程以物质形式得以具

体体现。实际上，工业文明是人类运用理性和科技征服、掠夺自然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但这却

呈现出“一幅令人大失所望的讽刺画面”（马克思 282）。 

台湾省作家杨渡在《百年转型》里提到，台湾省在工业化进程中存在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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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乡村走向败落，二是环境遭到破坏。乡村的败落让人们失去了诗意栖居的想象基础，使人如同失

去灵魂的行尸走肉；而环境的破坏则导致人类生存环境被污染，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台湾省海

洋文学对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生态灾难予以强烈批判，用富有诗意的想象笔触描绘出海洋遭受污染

破坏的凄惨场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深刻地指出，在现代性的主宰之下，人类必然会面临

“无家可归”的威胁。由于“天地神的本已存在以及所有非人的他者的本已存在都被剥夺了”。一个

天地隐匿、诸神逃离、万物被掠夺的世界不是真正的世界，而是一个地基被毁的深渊，悬于深渊中

的“现代人”是“无家可归者”（余虹 1）。因此海洋环境需要尊重、敬畏意识的复归。 

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以及“21 世纪是海洋世纪”的大背景下，“海洋文化”议题愈发凸

显。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全球化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迅猛推进，海洋逐渐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重

要纽带。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台湾省海洋文学以夏曼·蓝波安等作家为典型代表。作品中的海洋从

“本土身份空间”转变为“全球对话场域”。 

人作为主体的感知状态与海洋空间提供的密集信息总是紧密有关。台湾省作为一个多元族群的

社会，汉族、达悟族、布农族等多个族群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夏曼·蓝波安的作品以达悟族的

海洋文化为核心。其创作的《冷海情深》聚焦于达悟族海洋文化。讲述作者返回故乡小岛兰屿后，

重新反思、理解达悟族传统海洋生活。作品中达悟族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从海洋和森林获

取食物。原始的自然环境具有“万物有灵、敬畏恶灵”的原始信仰。正如作者所写“黑色翅膀的飞

鱼传说中的那位跟飞鱼沟通的老人、大船的意义、小船的价值，还有无时无刻不听海涛声的雅美人

（达悟族），还有那不可被主宰的海洋，就像沸腾的水在脑海里燃烧着我的思维。（夏曼·蓝波安 

78）”面对神秘的自然现象，达悟族在一切生物身上见到“灵魂”“精灵”和“意象”。并把这些

意象投射到外在的环境，产生了对精灵之类的信念，并随之形成了相应的崇拜活动和祭祀活动，这

也是达悟族“巫魅”盛行的原因（韩升等 47）。 

夏曼·蓝波安少年时代离开岛屿求学，十几年过去，他再次回到兰屿。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他，

对祖辈所信奉的恶灵信仰十分困惑。现代化的进程使得部落里许多年轻人也不再遵循飞鱼祭的禁

忌，这无疑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然而，当他潜入水中射鱼，重新投身到达悟族传统生产活动中

时，他逐渐理解了父辈的泛灵论信仰，实现了“复魅”。在《冷海情深》谈及自己的创作动机，他

写道：“月悬挂在族人幻想的宇宙间，我的父亲们不曾企图用文字记载族人的历史，他们只有在脑

海里雕刻所见所闻的事物。他们都是七旬以上的老人，但他们的思路清晰得令我心服口服。我唯一

的途径就是努力创作，才能记录有海洋气味的作品，我如是勉励自己。（79）”达悟族的原始信仰在

科技发展高度繁荣的现代社会无疑会受到种种质疑和挑战。马克思·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

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任剑涛 134）。现代文明对达悟族的泛灵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认同并

记录族群的生活和历史的夏曼·蓝波安对于海洋的书写也就带有着知识分子文化寻根的意图。 

与此同时，以夏曼·蓝波安为代表的作家们既坚守着本土海洋文化的独特性，又吸纳着全球海

洋文学的先进理念，在跨文化交流中完成了对身份的建构，使台湾省海洋文学真正走向世界并折射

出海洋在现代性议题中所带来的问题。在现代性所催生的众多二元对立关系里，西方与异域呈现出

的撕裂式对立，是凸显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关键途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一针见血地指

出：“欧洲人将自身的价值观与实践活动视作现代性的普遍特质，并借助对全球的奴役与殖民化行

径，持续为这一观点提供佐证。（50）”萨义德构建的后殖民理论框架中，着重探讨了被殖民者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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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历史情境下所不得不承受的种族歧视现象及其背后的复杂机制；仿佛诸多少数民族被殖民化与被

种族歧视的族群伤痛。 

夏曼·蓝波安自称所写海洋文学为殖民地文学。他创作海洋文学的契机，是希望以海水为笔

墨，将达悟族这个海洋民族的南岛文化让国际世界看见。“因为我以达悟族语思索，翻译成汉字来

创作，同时我的精神，我的肉体，我的知识是海洋养育的，所以我的华语文学创作的作品，我更要

称之为海洋殖民岛文学。我说话的对象是我民族的列祖列宗，以及我的族裔。我也说给我的世界地

图听。（15–16）”他在作品《大海之眼》中联想到大航海时代殖民宗主国与被殖民者间，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原始环境之文化，仿佛原住民文化的被殖民边缘化处境，与被殖民

族群的文化精神仿佛随之逐渐消弭。“对于居住在太平洋上的任何一个岛屿在大航海时代，殖民者

的降临，无论是麦哲伦在一五二一年来到关岛，揭开了蓝色水世界的谜语；或者是第一次和第二次

大战之后，所有的岛屿开始被洗牌，语言加入殖民者之语汇，所谓的与原始环境共生的‘尊严的活

着’的文明，瞬间转化为殖民者饭后叼根雪茄的笑话”（15–16）。都体现出在现代化浪潮下少数族

裔海洋文学创作对于现代化的反思。 

这一时期的台湾省海洋书写，逐渐摆脱殖民文化的桎梏，深潜于本土历史与文化的挖掘。作家

们以大海为镜，重新反思台湾省的本土身份，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潮涌碰撞之中，完成了

对本土身份的扎根与探索，在浪潮的涌动之中台湾省海洋文学迎来新的航程。 

 

三、全球海洋共同体与台湾省海洋生态书写 

当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台湾省海洋文学中的生态书写也就渐渐漫上了文学的海岸线。廖鸿

基《鲸生鲸世》以鲸鱼的生命历程为经线，再现了海洋生态的脆弱与人类活动对海洋的破坏，呼吁

人们敬畏自然、保护海洋；展现了本土海洋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不可或

缺性。伴随着主体认知状态的转变，主体与海洋的关系也就会发生改变。作家们把人类还原为海洋

生态的一部分，倡导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树立“与海共生”的生态意识。植根于海洋共同体

身份认同的台湾省海洋文学书写，为全球生态文学贡献了重要的东方范例。 

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记》、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等作品是

西方海洋文学的代表，构建了以“征服海洋”“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的海洋话语体系。台湾省海

洋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纳西方海洋文学的现代性元素，并结合本土经验进行转化。廖鸿基的

《海有灵》借鉴了西方海洋文学的生态叙事视角，将海洋视为具有生命与灵性的存在，对西方秉持

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海洋观形成了突破。他以东方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海洋，将西方海洋文学中

的“征服”与“抗争”转化为“敬畏”与“共生”，为世界海洋文学注入了新的东方智慧，具有属

于东亚文化圈的独特“个性”。 

廖鸿基《鲸生鲸世》与麦尔维尔《白鲸记》同是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人类与海洋生物的伦理

关系。在西方文化语境里，现代性的根基是主体性，其核心要义为：人类具备高于其他存在物的最

高价值。自启蒙运动起，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康德（Immanuel Kant）等思想家大力倡导主体

性原则，该原则成功取代信仰，成为主导人类的全新世界观。随着这一世界观的确立，人类成为所

有存在者的主体，与之相对，自然沦为客体。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剖析现代性危机时，

直接将其归因于主体性危机，并从主体性和殖民化这两个维度深入探究危机产生的根源。在麦尔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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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白鲸》中，白鲸扮演着被征服、遭屠杀的他者角色，其存在价值主要是为了彰显主体力量的

强大。而主体间性试图弥合这种对立与分裂的状态，它着重强调世界上的其他生命和人类一样，均

为主体，都拥有平等的内在价值，彼此处于相互关联、和谐共生的整体当中。廖鸿基的作品中对于

海洋及海洋生物的态度恰恰体现出冲破以人为主体的态度，闪耀着和合共生的光辉。 

廖鸿基对海洋的书写在三十岁之后才开始，1996 年首部作品《讨海人》问世。在此之后，陆续

完成了《鲸生鲸世》《来自深海》《山海小城》《海洋游侠》《海天浮沉》等作品。从 1996 年到 2008

年这期间，总计出版作品达十五部。廖鸿基在作品中指出虽然台湾省人民生活在海岛上，但是思维

依然是和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陆地思维。旧世界是陆岸，新领域是海洋，陆岸稳固，然而纷扰；虽

然海洋漂泊，但是单纯，他以鸟笼比喻“笼里的安定与笼外的自由，面对的是不同的报偿及代价。

发现身体在受苦，但心里往往因而平静。（282）”相较于海洋的波涛汹涌、瞬息万变，陆地上的生

活方式无疑是稳定安逸得多。廖鸿基透过近身观察与体验海洋的存有方式，直接逼视生命存在的本

来面貌，因而更能洞彻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和美感。从海洋的角度，所有生命存在的价值也是齐

等的，海纳百川“海洋是个没有门的领域”（48）。渔人虽扮演着杀戮者的角色，但在性命攸关的战

斗中，渔人往往也面临极高的危险。“海底流沟错综复杂，风浪大时，巨浪、漩涡、暗流。像一个

个隐藏着的陷阱，像布满地雷的雷区。（29）”而在汹涌的风浪里，还要与大鱼激战交锋，其困难度

更高。在台湾省海洋书写里，海洋、船只和人是必不可少的三要素，不过仅有这三要素还不足以赋

予海洋书写文学性。人类的烂漫情怀寄予大海恢弘壮美的想象，然而实践总是与现实结缘，真实的

航海生活往往危机四伏，不论航海过程中遭遇的恶劣气候，还是与各类大型鱼类的激烈搏斗，都表

明海上并非如人们所期待的那般是理想的乌托邦之境。 

海洋是生命的孕育者，但在海洋世界中，无论是人还是鱼，任何生命存在都必须不断地承受优

胜劣汰的残酷考验，生命存在如浪花，生存与死亡如此贴近，生命存在的脆弱与艰险，在大海前，

一览无余。在人、鱼决战的时刻，讨海人坚强的意志是致胜的关键之一。然而在遭逢海上事故时，

坚强的意志更是支撑讨海人度过难关的主要依凭。廖鸿基《讨海人》写道“天空旷远，海绵辽阔，

水下深不可测，讨海人夹在这几乎无法触摸的三层变因之间。三者又交错影响，复杂牵动。所以有

人说，还有什么比一个人，一艘船，在大海里航行那么孤独。（193–194）”讨海人海上漂流、孤苦

无援时，要活着回去就是他们心中的唯一声音，意志的力量支撑着捕鱼者的生命，也使生命存在每

每创造出奇迹。 

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指出“当处于孤独中时，我们看到自己的生命一点点地漏掉，好像

它只是一连串相继逝去的顷刻。（37）”“而且也看到自己的生命在意外事件、压倒性的事件中毫无

意义地颠来滚去；当我们对这种看来似乎已经到了结局而且仅只留下一片混乱的历史加以默察时，

我们便不得不把自己提升到超乎历史的高度。（27–128）”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老人

与海》由孤独陷入困境的老人与鲨鱼的搏斗彰显人的意志的力量——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

败。而廖鸿基升发出的是死后之生、绝望之希望。廖鸿基《搁浅——喙鲸》记述了一条喙鲸搁浅死

亡在兰屿的礁岩上，然而死去的喙鲸的身上却是一片生机盎然。从海上跃动的鲸群到搁浅死亡的喙

鲸“从美丽到残败，这不仅是鲸的一生，也是大自然所有生物的一生。（100）”蕴含着中国道家自

然万物变迁的规律，又包含着马丁·海德格尔所论，唯有死亡才可以把生命存在的本真性与整体性

从生存论上显现出来的哲思。虽然死亡是生命最本己的可能，且是无可替代的，但是死亡却是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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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动人心感触的（马丁·海德格尔 120）。 

廖鸿基关注鲸豚生态写作。海是他这一生的最爱。阵阵强风寒雨袭上心坎，望着幽暗的海面，

想着海里会有什么样的鱼群这是令他欣喜的。海洋带给靠海而居、依 海而生的人们共有的集体意

识。但是海上生活不是只有烂漫和自由，广袤的大海、风浪的险恶也会考验水手和船员的意志力和

体力，陆地上的人和事也会萦绕思绪。作家笔下的海与人不是一种征服关系，而是互相认识互相聆

听。《讨海人》中“我”猎捕“鬼头刀”，身旁自由游动的公鱼却与中钩的母鱼不离不弃，陪伴它一

起跃起、一起摔下、一起游在水里。在公鱼的眼神中看到的“不再是记忆中的倨傲从容，而是无限

的悲伤、痛苦或者柔情。（廖鸿基 100）”这深深触动了廖鸿基，让他发自内心敬畏海洋的生灵而不

是相信一味地征服。唯有放弃对他者的支配性，才能得到更丰富的收获。这种精神颇具有道家顺应

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反思人类以何种姿态面对海洋，观察海岸特有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人民生活。从道德方法

认知角度来看，西方生态主义认为，若认定生态圈由人类统治，那么就会破坏非人类存在物繁荣发

展的条件，这属于道德沙文主义现象的一种表现。布莱恩·巴克斯特（Brain Baxter）提出，人类与

非人类存在物并未共同处于同一个社会空间。但他们却共同居住在同一个道德空间，只有人类才能

认识到这一点，这明显为他们提供了以牺牲非人类存在物为代价，完全青睐他们自己的某种方法来

建构这种空间的机会。一旦人类认识到非人类存在物的生命形式也是道德空间的占据者，对人类而

言，就留下了在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上不公平地建构这种空间的可能性，他们是唯一能够有意识地去

探究和运用这种空间的存在物（布莱恩·巴克斯特 172–173）。 

廖鸿基从“讨海人”到“护海人”的转变，在以人为主体的海洋发展中，尊重海洋和海洋生物

的书写就具有理性的价值。廖鸿基通过创作诠释了作品不会高于生命的高度，海洋文学是行动的文

学，需要靠着行动去感受。因此海洋文学的创作与生态实践活动相辅相成，目的是对人类社会现存

的价值观念和生存逻辑展开彻底反思，促使生态意识的觉醒成为自发性的伦理规范，进而通过行为

实践固化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海洋作为连接不同文明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符号，始终是文学书写的重要母题。历史记忆是身份

认同的重要基础，台湾省海洋文学的历史书写，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海洋叙事的还原，再现了集体

记忆中的身份认同。赖和、杨逵等作家的作品，还原了殖民时期台湾省民众的海洋记忆，展现了民

族身份的抗争与确认；钟理和、陈映真等作家的作品，记录了战后台湾省的海洋发展历程，展现了

本土身份的扎根与探索；廖鸿基、夏曼·蓝波安等作家的作品，则折射出全球化时期台湾省海洋文学

的身份开放与重构。台湾省海洋文学的历史书写，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对当下身份的确认与

未来身份的展望。作家们通过历史书写，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相连，将本土历史与全球历史相

融，在历史的维度中完成了对身份的多元重构。未来，台湾省海洋文学应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全

球海洋文化对话，在坚守在地性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书写的边界与深度，为世界海洋文学的发展贡

献更多的东方智慧与本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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